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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命運最初安排的道路走下去，王光美日後

可能成為像居里夫人那樣的科學家，但在人生十

字路口，她選擇了另一條道路。這一條道路日後

給她帶來了無上榮耀，也給她帶來了莫大的磨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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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五年六月，王光美在嫂子王新和妹妹王光和的介紹下，

認識了北平地下黨組織領導人崔月犁，從此與中共地下黨建立

了聯繫。當時，崔月犁在中共北平市委擔任學生工作委員會委

員兼秘書，正在物色挑選學生、知識份子，為以後更為複雜的

對敵鬥爭和革命建設積蓄人才。

兄妹的影響，時局的動盪，以及自己對共產黨的同情，內因外

因結合，促使王光美走上了紅色之旅。不過，在做出這一人生

重大選擇過程中，她也有過激烈甚至痛苦的內心矛盾和思想鬥

爭。

盛夏的北平酷熱難當，而位於天安門右側的太廟卻綠蔭如蓋，

涼爽宜人，和王光美建立聯繫的那段時間，崔月犁多次約請她

到這裡談話，一邊散步，一邊給她介紹共產主義理論和共產黨

的發展歷史。雖然自己的兄妹已經是中共黨員，但王光美還是

第一次接受黨組織的入門教育，通過崔月犁的介紹和講解，她

對共產黨有了更深入的瞭解。

除了談話，崔月犁還給她推薦了幾本共產黨的書籍。其中一本

就是劉少奇寫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回到家裡，她把這本書

讀了好幾遍，並記住了作者的名字，她非常欽佩這位作者的理

論水準，但當時還不知道劉少奇在中共黨內的職務地位，更不

可能想到日後這個人改變了她一生的命運。

剛開始，崔月犁並沒有交給王光美具體任務，只鼓勵她首先在

思想上，然後在行動上向黨組織靠攏。當時王光美也產生了加

入共產黨的想法，但又認為自己還不夠條件。因為她還做不到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要求的「絕對服從」黨組織，所以入黨

的事就拖了下來。當時她還是輔仁大學的學生和老師，正打算

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去美國深造，利用課餘和業餘時間幫地下

接近地下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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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做點事，對她來說，可能還有點「玩票」的意思。

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出了她原來的預想。一九四六年二月一

天，崔月犁又一次約見王光美，地點仍是太廟。這次約見，他

和王光美談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冬天的太廟，天寒地凍，遊人稀少，他們可以毫無顧忌地交談。

「光美，黨組織交給你一個任務，不知你願意不願意接受？」崔

月犁試探著對王光美說。「什麼任務？」王光美連忙問道。

「我們黨和國民黨，還有美國剛剛在北平成立一個軍事調處執

行部，中共代表團想雇請幾個英文翻譯，有薪水，當然不很多。

黨組織經過研究，認為你比較合適，你英語不錯，政治上也可

靠……」崔月犁說完這番話，用期待的目光看著王光美。

說話一向爽快的王光美，沒有馬上回答，她臉上露出一絲為難

的神色。顯然，崔月犁交給她的這個任務出乎她的意料。「讓

我想想吧！」片刻沉默後，王光美才開口說話。

「這個工作很重要呀……」崔月犁有點失望，繼續說道。王光美

聽他說完，有點動心，但還是沒有答應：「你還是讓我再想想

吧。」崔月犁只好同意她好好考慮。

和王光美談話後的第三天，崔月犁又上門來找王光美，問她想

好沒有。她答覆說：「真的還沒想好。」當時，她確實很猶豫，

甚至想推掉這個任務。「我學的不是英語專業，也不懂軍事，

怎麼能到軍調部當翻譯？而且我正在考慮去美國留學，到軍調

部後，還走得成嗎？」她晚年回憶當年的複雜心理時說。

王光美遲遲不答應，崔月犁心急如焚。軍調部的工作已經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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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需要的翻譯還沒到位，中共代表團負責人葉劍英幾次催促，

崔月犁無法交差。情急之中，他決定使出「殺手鐧」。他馬上寫

了一張紙條，交給了王光和，責成她轉交王光美。

紙條的大意是，如果王光美不接受這次任務，地下黨就再也不

和她聯繫了，看了這張相當於最後通牒的紙條，王光美差一點

哭了。儘管捨不得放棄自己的專業和到美國留學的機會，但她

更不願意被地下黨「拋棄」，因為多年來她對共產黨人一直懷有

非同尋常的感情，度過難眠的一夜之後，她終於做出了自己的

選擇。第二天，她揣著地下黨的介紹信，騎上自行車，在霏霏

細雪裡走進了中共代表團駐地翠明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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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明莊位於北平南河沿，是一座十分氣派的三層中西合璧的樓

房，上世紀三○年代由侵華日軍所建。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

黨把它作為勵志社的招待所，北平軍調部成立後，這裡便騰出

來做了中共代表團的駐地。

報到那天，第一次到這裡的王光美找不到放自行車的地方，竟

在衛兵注視下把車推進了大樓。接待她的是中共代表團秘書長

李克農。看了介紹，他非常客氣地說：「你就是王光美同志，

歡迎歡迎！」顯然，北平地下黨組織早已向他介紹過王光美。

他問了問王光美家庭和學校的一些情況，然後說：「你把地址

留下來，先回家休息，明天我們派車去接你。」

臨走時，王光美聽到樓裡有人在唱一支曲調很美的歌，她從沒

聽過，便好奇地問：「這是什麼歌？」李克農笑著說：「這是陝

北民歌，叫《走西口》。以後你如果到延安去，還可以聽到那裡

的民歌信天遊，也很好聽。」

第二天一早，中共代表團的一輛小車徑直開到王光美家門口。

王光美便坐著這輛小車來到翠明莊上班。正如崔月犁介紹的，

她被安排在翻譯處當翻譯。從這一天起，她就成了中共代表團

正式雇用的工作人員。

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簡稱軍調部﹚是為落實國共雙方簽訂的

《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於一九四六年一月成立的，

負責調解、處理國共雙方的軍事衝突。中共方面的代表是葉劍

英，國民黨代表是鄭介民，美國代表是羅伯遜。軍調部上面還

有一個三人軍事小組，由中共代表周恩來、國民黨代表陳群和

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組成。

新奇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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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後一年多時間裡，由於國民黨肆意破壞停戰協定，在全國

各地的中共控制區不斷挑起事端，軍調事務越來越繁雜。為應

付這一局面，各方抽調了大量人員到軍調部工作，人數最多的

時候達到了九千餘人。中共方面人數最少，但也有六百餘人。

他們大多是從延安和其他解放區抽調過來的。

一九六二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電影《停戰以後》，影

片裡塑造了一批在北平軍調部工作的中共人物形象，其中由秦

怡扮演的那位漂亮的女翻譯謝梅初，給人印象最為深刻。這位

女翻譯出生在一個高級知識份子家庭，初次參加革命，對解放

區的生活充滿了新奇感和嚮往……

這個人物的生活原型就是王光美。值得一提的是，劉少奇曾經

誇獎這部電影拍得相當好。

在軍調部，王光美是第一次接觸從延安和其他解放區來的人。

以前，對那邊的生活和那邊的人，她只是聽人說，或在媒體上

瞭解一些。如今面對面接觸和親身體驗，讓她充滿了新鮮感。

性格活潑的她經常找他們聊天，向他們打聽延安和解放區的

事。一位從延安來的工作人員告訴她，延安有一條河叫延河，

冬天會結上一層厚厚的冰，可以在上面滑冰。王光美馬上興奮

地說：「那好，我以後到延安一定帶溜冰鞋去。」

當年同在翻譯處工作的沈容女士在回憶錄《紅色記憶》裡將王

光美與另外一個工作人員陳舜貽作了有趣的比較：

兩位雇員的作風卻截然相反。陳舜貽埋頭工作，到點上班，到點下

班，不同任何人談話。王光美大不相同，注意打扮，比較活躍，每

到吃飯的時候，在飯廳旁邊的休息室和人聊天。執行部南來北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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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很多，她喜歡和別人聊，問長問短。總而言之她是一位非常引人

注目的人物。當初，我們都不知道她是什麼關係請來的。有一次開

黨小組會，我和柯柏年、章文晉一個小組，在會上他們談到這兩位

女士，怎麼一個悶聲不響，一個說個沒完，有些不放心。他們說我

是女同志，容易接近她們，要我多和她們接近，瞭解她們的情況。

於是，我有空就到她們的辦公室去看看。王光美見我去，仍是話很

多，問我：「你看看這句話這樣譯對不對呀？」等等。後來她被調

去和美方聯繫我方乘飛機的事，李普到華東一帶採訪，每次都通過

她聯繫美軍飛機……解放後我才知道，她之所以能去執行部是因為

她的一個哥哥是黨員，叫王世英﹙即王光傑，後改名王士光 ——  

編者注﹚，妻子叫王新。他們夫婦倆和我們常來常往。

我去陳舜貽的辦公室時，她只是請我坐，再沒別的話了。我要想法

打開她的話匣子，就問她來這裡工作習慣不習慣。她只是點點頭。

我只好單刀直入，我說：「你來這裡也有些日子，怎麼沒聽你說過

話？」她望著我，臉紅了，她說：「人們都說共產黨人很凶，很可

怕，所以我不敢說話。」原來如此，我禁不住笑了。我說：「你看

我凶不凶？」她說：「你不凶。」我說：「我就是共產黨人呀。」

和陳舜貽的談話，使我感到日本人和漢奸在淪陷區的反共宣傳實在

厲害。

﹙沈容：《紅色記憶》，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二○○五年﹚

和陳舜貽女士一樣，王光美也在日本統治下生活了八年，可她

不但不害怕共產黨人，相反對共產黨還充滿了好感和好奇。除

了經歷和經常接觸的人可能不一樣，兩個人的差異主要是因為

性格。王光美性格活躍，為人熱情，自然沒有陳舜貽女士那麼

拘束，說話自然也就多一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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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在軍調部當少校參謀的楊迪對王光美也有深刻印象。有一

天，楊迪騎一輛摩托車回到翠明莊，王光美看到，馬上走過來，

熱情地說：「楊參謀，騎摩托車是不是很好玩？我想坐你的車

兜風，你帶我玩一趟好不好？」楊迪以為她開玩笑，便順口說

了一句：「只要你敢上來坐，我就敢開著跑。你嚇得掉下來，

我可不負責呀！」她說：「我不怕，會抓住的，你開呀！」楊迪

真的騎上摩托車帶她繞故宮轉了一大圈，他還以為做了一件好

事，不巧，回到翠明莊的時候被李克農發現了。看到李克農一

臉嚴肅，王光美趕快走開了，李克農把楊迪叫到辦公室狠狠地

訓了一通：「一個軍人帶著一個小姐兜風，這是美國大兵幹的

事，老百姓非常痛恨。萬一今天你們被記者發現登了照片，影

響有多壞？王光美是名門小姐，她的家是我們黨統一戰線的物

件。你這次魯莽的行動，如果發生了嚴重的後果，不僅毀了你

自己，同時也毀了她的名譽。我們怎麼對得起她和她的家庭？」

訓完之後，李克農警告他：「如果明天國民黨的報紙，不論是

小報還是大報登出了你今天騎摩托車帶女郎的新聞、照片，我

就直接送你回延安，你要受到嚴厲的處分。」楊迪一夜沒睡好。

事實上，根本沒有記者發現這件事，報紙更沒有刊登他們的照

片和消息。楊迪虛驚一場，但他一直沒有把挨批的事告訴王光

美。

在軍調部，王光美為人隨和，待人也熱情，很快融入到中共代

表團的集體當中。對初次到北平的工作人員或家屬，她總要盡

地主之誼，帶他們遊覽北平的名勝古蹟。有一天，羅瑞卿參謀

長的夫人郝治平帶女兒從張家口到北平看望丈夫。羅瑞卿因為

工作太忙，無暇陪伴，便把她介紹給王光美：「我們代表團有位

年輕女翻譯，叫王光美，是北平的大學生，讓她抽空陪你們在

北平走走吧。」王光美熱情地陪著她們母女倆玩了幾天，對她

們照顧有加。郝治平和王光美從此成為朋友，並保持了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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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誼。還有一次，中共代表團一對新人在翠明莊舉行婚禮。

王光美主動為他們佈置婚禮會場，製作禮花，並很快和剛到北

平的新娘康岱莎成了要好的朋友。

在軍調部工作期間，王光美近距離地接觸了許多中共高級領

導，特別是結識了中共領袖人物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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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軍調部，王光美主要負責筆譯「備忘錄」，這些檔是執行部

派出去的執行小組從有爭議的地點發來的電報，內容都是國民

黨軍隊首先開槍，占了解放區什麼地方，打死了多少人，奪走

了什麼武器等等。王光美和同事一起把這些材料翻譯成英文，

提供給美方代表參考。翻譯完正文後，他們最後總要加一句：

「一切嚴重後果由國民黨方面負責。」

文字翻譯對王光美來說不算難事，但因為初次翻譯軍事方面的

材料，對一些軍事術語還比較陌生，所以每次碰到難題，她會

很謙虛地向其他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請教。

兩周後，王光美開始給軍調部執行處和整軍處等部門的領導當

口語翻譯，這項工作比筆譯「備忘錄」更難也更累。前一段時

期，軍調部幾乎天天有會，天天有口譯任務，三方會議桌上雖

然看不到刀光劍影，但言語之中時常充滿了火藥味。有一次，

國民黨代表胡攪蠻纏，對國民黨軍隊製造的事端死不認帳，出

席談判的執行處長宋時輪將軍忍無可忍，大發雷霆，最後拍著

桌子罵了起來，而且言語很粗俗，很難翻譯成對應的英語。王

光美急中生智，用英語對美方代表說：「宋將軍生氣了！」雖然

沒有翻譯具體內容，但也達到了同樣效果。

在與國民黨代表面對面的鬥爭中，王光美經受了考驗，也得到

了鍛煉。很快，她的工作能力和表現受到了葉劍英的讚賞，不

久，她便開始給葉劍英當翻譯。

一九四六年初以來，國民黨政府高唱「和平」，曾經迷惑了一些

人，但實際上，他們明裡暗裡都在破壞停戰協議，積極發動內

戰，同時對中共代表團的干擾也越來越放肆：安排特務跟蹤盯

梢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員；策劃、組織逃亡地主到軍調部門前「示

威」，反對共產黨，搗毀中共代表團的辦公室；非法封閉新華社

為中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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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分社和《解放》報社；槍擊中共代表團人員的車輛……

為了配合葉劍英和共產黨的統戰工作，王光美經常向葉劍英彙

報大學校園的情況和北平學生、教授們關心的問題，並為他聯

絡、介紹了許多知名教授。後來，這些知識份子都勇敢地站出

來，向不知真相的民眾揭露國民黨政府「假和平，真內戰」的陰

謀，在北平掀起了「要和平，反內戰」的群眾運動。

由於美方和國民黨政府對軍事調處越來越消極，從一九四六年

六月開始，軍調部的三方會議越來越少，翻譯人員也漸漸清閒

起來。王光美便從翻譯處調到交通處幫忙，協助安排交通工具

轉運中共幹部。那段時間，中共許多領導幹部就是乘坐由她以

軍調部名義聯繫的美國飛機而得到了迅捷調動。

如果說剛開始她把翻譯當成一項普通工作，那麼越到後來，她

越感覺自己是在用心為共產黨做事，而且自己的心與共產黨貼

得越來越近了。她晚年回憶說：「我在軍調部的那些日子裡，

幾乎天天有會議，有翻譯任務。在工作中，我接觸到了葉劍英、

李克農、羅瑞卿同志等領導幹部。他們那種一心為革命、為人

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奮扎實的工作作風，令我非常欽佩，給了我

深深的教育。」

有一天，王光美和軍調部的領導迎接周恩來和馬歇爾將軍。在

機場遇到了北平行轅主任李宗仁。他發現王光美在為共產黨工

作，很是吃驚，在回城的路上，他把王光美拉上他的車，問她：

「你還去美國留學嗎？」李宗仁和王光美的二哥王光琦是朋友，

到北平後，來王家串過幾次門，認識了王光美。

顯然，李宗仁問王光美出國留學的事，既是提醒，也是警告：

既然你死心塌地為共產黨做事，就別想再到美國去了。王光美

沒有直接回答他，更沒有和他套近乎，只是敷衍地說了一句：

「以後再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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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年八月，由於國民黨政府全面發動內戰，美方宣佈調

停失敗，中共代表團開始陸續撤離軍調部。

高級軍事幹部首先調整：參謀長羅瑞卿赴任晉察冀軍區副政

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執行處處長宋時輪調任山東野戰軍參謀

長，整軍處處長陳士榘擔任了山東軍區參謀長……隨後分批撤

離普通工作人員。

十月的一天，葉劍英派人徵詢王光美對自己去向的打算。王光

美毫不猶豫地說：「我去延安！」知道她的決定後，葉劍英特意

找她談話：「到延安去好。年輕人就是要有理想，把學習的知

識用來為人民服務。不過，你到解放區去，要有吃苦的思想準

備，而且知識青年一定要正確看待工農出身的同志。」王光美

連連點頭。

剛去軍調部的時候，王光美並沒有完全確定今後的去向，但在

軍調部幾個月的經歷幫助她做出了最終選擇。從延安和其他

解放區來的那些共產黨人為她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戶。透過這

扇窗戶，她看到一個嶄新的天地。這是完全不同於國統區的世

界，充滿了希望和新奇甚至浪漫的色彩。作為一個熱血青年，

她對解放區特別是延安，確實充滿了由衷的嚮往。

當然除了這些主觀原因，客觀上的因素也是促成她選擇去延安

的重要原因：公開為中共代表團工作，使自己的身份暴露無遺，

繼續留在國民黨統治的北平，必然給自己帶來許多麻煩，更不

用說再和北平地下黨組織聯繫了。

王光美把自己的決定告訴了母親。對愛女即將遠離自己，走上

一條充滿未知因素的人生道路，董潔如不但沒有反對，反而鼓

勵她說：「去吧！解放區挺好，共產黨挺好！」臨走前幾天，王

飛向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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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美在家裡陪媽媽聊天，還幫她做了好多家務事。父母一直把

她當成掌上明珠，百般呵護，真要遠遠地離開他們，王光美心

裡真有點捨不得。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王光美在中共代表團領導的安排下，

搭乘一架美國小型飛機，飛往延安。同機的還有周恩來的秘

書，後來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美軍駐延安觀察組組長

包瑞德。因為互不認識，他們一路無話。

那天天氣很好，天空藍藍的，還飄著朵朵白雲。因為是第一次

坐飛機，而且是去自己嚮往的延安，她顯得有點興奮。在飛機

上，她不停地站起來，透過機窗俯看下面的景色。包瑞德終於

忍不住開口說話了：「別看了，都是大山。這樣不安全！」顯然

他坐飛機是家常便飯，去延安也不是第一次。

電影《停戰以後》裡有這樣一個鏡頭：謝梅初第一次到解放

區，興奮不已，情不自禁地說：「啊，終於到家了！」在上世紀

三四十年代，一批批熱血青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在他們心

目中，延安是革命的聖地。當時的王光美和謝梅初，和許多同

時代的熱血青年是一樣的。

先期回延安擔任軍委情報部部長的李克農，帶著夫人到機場迎

接王光美。在人地兩生的異鄉見到曾在北平軍調部一起工作的

老領導、老熟人，王光美仿佛真的回到了家。她趕忙把從北平

帶去的一包好茶葉送給了李克農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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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地處陝西省北部，黃河中游黃土高

原腹地，歷史上一直是漢民族與北方少數民族的交融地，很早

就成為陝北地區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一九三七年中

共中央進駐延安後，這裡成了紅色革命的指揮中心和總後方，

也是許多熱血青年心馳神往的革命聖地。

到延安後，王光美被分配在中央軍委外事組工作，住在延安城

西北的王家坪。當時王家坪是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司令部所在

地，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等中央領導住在

此地。

王光美安頓下來沒幾天就得到通知，中央部分機關要撤離延

安。原來，國民黨胡宗南的軍隊準備大舉進攻延安，形勢驟然

緊張。王光美便隨中央軍委外事組撤到了離延安七十多公里的

瓦窯堡。

這一回可是到了地地道道的農村，那裡的生活條件比延安更艱

苦。但第一次到農村的王光美不但不覺得苦，反而對那裡的一

草一木充滿了新鮮感。在瓦窯堡，她還向當地農民學會了紡紗

織布。

這期間，中央將胡宗南準備進攻延安的情報公之於世，當時還

在唱和平調子的蔣介石迫於輿論的壓力，只好暫時息兵。十一

月下旬，原來疏散出去的機關人員又返回延安。這一次，王光

美在延安待了五個月，開始真正感受這片革命聖地的風情。

來延安之前，她在軍調部聽同事說延河冬天結冰可以溜冰，特

意帶了一雙溜冰鞋。有一天，她特意到延河觀察了一會，河裡

確實結了厚厚的一層冰，但等了半天，沒有看到一個人出來滑

冰，一打聽才知道，延安人根本沒有這個愛好。她慶幸自己沒

延安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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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貿然行動，否則真會鬧出洋相。回到宿舍，她悄悄把溜冰鞋

藏了起來。

在王家坪，王光美被安排吃的是中灶。當時延安實行供給制，

伙食標準分為大灶、中灶、小灶和特灶。基層幹部和士兵吃

大灶，中級幹部和高級知識份子吃中灶，中央委員吃小灶，中

央領導吃特灶。王光美是碩士，當然可以享受高級知識份子待

遇。

按當時中央軍委機關的伙食標準，大灶是每人每月肉一斤半、

油一斤、鹽一斤、菜三十斤，每日小米一斤四兩；中灶是每人

每月肉三斤、油一斤半、菜三十斤，每日小米一斤四兩；小灶

則沒有具體規定。顯然，中灶伙食比大灶好一點，不但有菜，

有時還有一點肉片，不過油水都少得可憐，所以王光美也會經

常感到餓。

去延安的時候，她從家裡還帶去了一個紅緞子被面。下鄉的時

候，老鄉看到了，覺得稀罕，一到她的房間就忍不住要摸一摸

她的被子。她意識到這個被面在延安太顯眼了，乾脆把它拿到

瓦窯堡集市上賣了，換成粗布被面和幾斤紅棗、豬肉，回來煮

了一鍋典型的延安特色菜「紅棗燉肉」，和同事們解了一回口

饞。

延安雖然遠不如北平那般繁華，物質生活也比較艱苦，但文娛

活動還比較豐富，每週有舞會和文藝表演，有時到美軍觀察組

駐地還能看上一場電影。王光美喜歡的陝北民歌更是隨時隨地

都能聽到。

延安的交際舞興起於三○年代，最初是由一些外國記者傳授，

從上層領導開始，作為一種休閒方式，很快在這個偏僻的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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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開來。最盛行的時候，一到週末和節假日，便有不少人在

露天操坪跳舞。每當皓月當空，星光如洗的時辰，熱情的魯藝

音樂系小夥子們必會輪流吹奏起美麗的樂曲，露天舞場上一對

對青年男女翩翩起舞，沉浸在融融的月色裡。歡聲笑語伴著動

聽的旋律，迴盪在金秋歲月黃土高原上的山水之間。

王光美到達延安的時候，這一盛景早已不再，但每週一次的

舞會仍然保留了下來。一九四六年在延安採訪過的美國記者安

娜．路易士．斯特朗曾生動地描述延安舞會：「中國樂器和西洋

樂器合璧，奏出像老黑喬這樣的古老舞曲。這裡跳華爾滋舞、

兩步舞和一步舞，還有一種配合秧歌音樂的四步舞，像是狐步

舞，只是擺動要大一些。人們無拘無束，想跺腳就跺腳，想溜

圈就溜圈。一些專業舞蹈演員，還把武打搬了出來。勤務員小

鬼們 ——  在世界其他地方就會把他們稱作苦力了 ——  也同黨

和政府領導人一起歡快地跳舞……」

顯然，當時的延安，官兵關係隨和，同志之間相處融洽，自由

空氣遠比日本人或國民黨統治下的北平濃郁。王光美晚年回憶

說：「我從大城市來到延安和瓦窯堡，沒覺得特別不習慣，比

我來之前想像的要好，覺得充實。可能因為北平長期在日本人

統治下，人們思想比較壓抑，生活也不好。到了這裡，平時生

活不算好，但也時不時改善一下。我在延安的幼稚園裡看到，

小孩子一個個胖呼呼的，小臉紅通通的……」

生性活潑、喜歡集體生活的王光美很快就喜歡上了延安，並且

如魚得水地適應了這裡的生活。雖然穿著樸素，但她的漂亮

外表和優雅風度還是讓她成了延安的一道清新亮麗的風景，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據她本人回憶，當時，有一個叫李敦白

的美國人就經常來到她的住處串門，找她聊天，還給她寫過詩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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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敦白可說是當代中國歷史的一位神秘傳奇人物。他與王光美

同歲，美籍猶太人，曾加入美國共產黨。一九四五年作為美軍

軍法部門的工作人員到中國工作，一九四六年十月到達延安，

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分配在《解放》報社工作。在延安，

他與王光美確實有過短暫的來往。在他印象中，王光美是一位

「身材苗條、活力四射、很得體的年輕女子」﹙《李敦白回憶

錄》﹚。

「文革」初期，李敦白也參與了批鬥王光美，並在清華大學的批

鬥會上發了言，但不久也被冤枉關進了監獄。當審查人員追問

他與王光美的關係時，他回答說：「我在北平軍調部拜訪葉劍

英的時候，她也在場。後來在延安重逢，當時她和劉少奇還沒

有結婚呢。有一天，她請我吃回鍋肉，過了幾天，我又請她吃

回鍋肉，當時在延安，吃一碗回鍋肉算是豐盛的菜肴了。就這

麼回事。」

                ﹙《炎黃春秋》二○○五年第六期《「洋特務」李敦白》﹚

一九八○年，李敦白和妻子移居美國。王光美去世後，他接受

媒體採訪時，說王光美「是一個很高尚的人物」。

在軍委外事組，王光美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文字翻譯，摘譯、

整理一些有價值的外文材料，供中央領導參閱，有時也給朱德、

周恩來當口語翻譯，應付外國記者的採訪。經過在軍調部的大

風大浪，這些工作對她來說已經是輕車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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